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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真人真事]  

  从600元到6万8千元
    我认识李占鲜已经快两年了，他与千千万万人一样，很普通，很平常，因为我天天和他打交道，也没感觉他有什么特别。 

    一天，有人告诉我说他是炼法轮功的，我这才注意他，看上去他身体很好，干活象年轻人一样。我问他有多大年纪了，他说50多岁了，我非常吃惊，看来电视上讲法轮功这不好，那不好，也不全对，起码强身健体还不错啊！经常有人向他问法轮功的事，但我不愿听，还制止他，“你不要讲，你一讲我就头痛，心情烦躁。”这样他就笑笑不说话了。 

     2004年春节，李占鲜捡到600元钱，当他把钱交给失主郴州五交化气站杨师傅时，很多人都说这个人真好。李占鲜每天汗流浃背的奔忙也就是一、二十元钱，捡到的现钱却不要，看来，炼法轮功的人道德还真高尚。 

    2004年6月9日，他妻子彭秀莲捡到郴州空调设备厂工人廖湘云一个内装有6万8千元的包，在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情况下，竟在路边等失主半个小时，将钱如数奉还，而且不要任何报酬。只是说：“我是炼法轮功的。” 

    此事传开，街谈巷议，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，有了解内情的人说：“他家因为炼法轮功从99年7.20后就基本没发过工资，而且他们多次被公安抄家，抄走了大量金钱财物还不给手续，610还说要整得他倾家荡产，老李曾多次被抓進监狱，受尽了酷刑。现在一家人都没有工作，一个小孩在上大学，正是用钱的时候呀。” 

    我听了这件事吃了一惊，立即找到李占鲜，问：“你们法轮功道德真是太高尚了！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到天安门自焚呢，还有，那些杀人、自杀的是怎么回事呀？”他笑了，还没说话，旁边的人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，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的，自杀和杀人也是诬陷法轮功的，接着还给我分析各种细节，说得我茅塞顿开。我问他们，你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呀，他们说，法轮功的真象资料到处都是，你看看就全明白了。我想，象这样的好人好事应该大力宣传表扬才是，我每晚都看湖南郴州电视台的“天天播报”，但是始终没看到播报彭秀莲拾重金而不昧的事。听说，失者到银行去存钱，告诉别人钱失而复得的事时，人们都惊怪，问是什么人捡到他的钱，失主却不敢直说，只说捡钱的人是炼什么功的，反而是银行职员大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那一定是炼法轮功的！”失主这才说：“对，对，对，是炼法轮功的！” 

在中国，人们仅有的一点良知，被江氏集团强权压制着，不敢讲真话，不敢讲公道话！江氏集团扬恶抑善, 对“真、善、忍”信仰者的残酷迫害，摧毁的正是千百年来社会的基石啊。
            起死回生
一个月前，我和老伴回到百里外的老家讲真象。我们来到舅舅家，他家儿媳妇有病（得了肺心病）要死了，后事都准备了。我们给病人讲真象，还讲了一些重病人念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起死回生的故事。这时病人睁开眼说：“我相信你说的，大法能救我吗？”我们向她讲师父慈悲众生，师父说过“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“法轮大法好”师父就要保护他了。”病人说：“我信、我信！”我写了两张“法轮大法好！”纸条贴在两边墙上让她念。临走时，她儿媳妇请我们给她一本《转法轮》，好给婆婆念，我们下午请人给她们送过去了。
一周后病人能坐起来读《转法轮》了；第二周病人能下地走路了；又过半个月我看她时病都好了。此事轰动全村，乡亲们都知道了。她家人压力很大，怕政府来迫害，会给家庭带来麻烦，病人（我弟媳）说：“我不怕，反正我这个死了的人，又活回来，我要用事实说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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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俗话说，李子是什么味儿，自己尝了才知道。敬请善良的人们静心思考，不要被电视和报纸上的造假蒙骗住。千万别上了江氏集团的当，明白真象，牢记“法轮大法好”，“真、善、忍好”将来一定福报!

          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罪恶 (部分)
这里揭露的仅仅是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 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实况之一角. 
    炎热夏季，女队的恶警们将新被绑架来的大法学员在露天下脱光衣服检查，将所带衣物几乎撕烂了搜查。然后强制大法学员在烈日下曝晒，稍有晃动就被恶警指使劳教人员拳打脚踢。有的六七十岁的老年学员中暑晕倒。有的人由于长时间流汗，汗液侵蚀皮肤，造成膝盖部分皮肤溃烂成直径15厘米左右的伤口，伤口始终难以痊愈。 

    冬季, 新被绑架来的大法学员，在露天寒风中被恶警强制脱光衣服检查，所有衣物行李，都几乎被撕烂了检查。接着只让穿很少的衣服，强制低头抱首、体训，背“入所须知”等等。直到晚上九、十点钟才让进屋。恶警强制学员高强度劳动，从早上五点至晚上十二点以后，时常延长至凌晨两三点钟。经常随意加大劳动量，不让去厕所。只能在屋里偷偷大小便，致使屋内恶臭不堪，连内衣也不让洗。 

    在调遣处不写保证的大法学员立刻被恶警毒打，施以电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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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 江苏学员任美被绑架到‘调遣处’的头一天，被罚蹲在烈日下暴晒。这时她已经绝食六天了。很快她就被晒得晕死过去。当班的队长以为她是装的，拿电棍长时间电她的头部，发现她真的不会动了才慌了神，送到医院抢救。到达医院时医生说她的瞳孔已放大到正常人的一点五倍，恐怕没救了。
    ( 北京学员马荣红在‘调遣处’因炼功被铐在床上长达五十多天，致使她背臀部皮肤肌肉腐烂，被放下后几乎不能行走。她被铐在床上之时还经常被看管她的其他劳教人员骑在身上殴打。她来到新安所后，恶警为了逼迫她放弃修炼，五天五夜没让她睡觉，还让韩少芹等“帮教”人员殴打她，一个多月后她被踢的大腿尚有青紫的伤痕。
    ( 北京学员刘升平在‘调遣处’因不写“保证”被恶警脱光了衣服摁在地上用四五根电棍电，电流大到她被踩在地上还身不由己地往起蹦。她被关到劳教所时前胸后背都是一个个电棍留下的焦痕。
    ( 北京学员贺文，女，50多岁，于去年11月4号、5号连续两天晚上被关在劳教所队部办公室遭到“帮教”人员钟向红等人的殴打，当时值班的队长是中队长韩秀英和小队长张然。贺文被打得左边半边脸都是青紫色。6号王兆凤上班后，为掩盖二中队打人的事，不准贺文下楼吃饭。贺文的劳教期四月十三号就到期了，可因她拒绝放弃修炼真善忍大法，又被非法延期半年。
    ( 东北学员朱宣武，身高一米八三，刚进东城看守所时体重是一百八十多斤，出来时只剩一百三十斤，一条腿也因长期戴死囚犯才戴的重达三十多斤或公斤的脚链而残了。他在劳教所的集训队被打得吐血，也因坚修大法而被非法延期半年。
    关于劳教人员待遇的政策，该政策明确规定劳教人员每天劳动时间不得多于六小时，睡眠时间不得少于八小时，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三小时，每人居住面积不得少于三平方米。可是‘调遣处’不足十平米的一间屋子里，竟然塞了二十个人！在气温高达40℃的盛夏，没有饮用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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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你被批判，你头上的罪名不也都是假的吗？”


    我父亲是在朝鲜战争打过仗的老干部，又是多次受奖的党员，我经常给他讲法轮功真象，他不但不听，反而对我常发脾气，就听信电视宣传的。


   我对父亲说：我7、8岁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你被批判，脖子还挂着大脾子，你头上那些罪名不也都是假的吗？我的同学对我说，你爸是反对毛主席，反对共产党被批判了。当时我都没有相信。而如今又诬陷法轮功了你倒相信了，只听一面之词，另一面的根本不听。这样怎么能明辨是非？  我一说文化大革命，挑动群众斗群众，父亲就不跟我争论了。他回想过去被批斗的情景。就叹气地说：共产党要是不按宪法去做，蛮不讲理，欺压无辜百姓，干出的事要多狠毒就有多狠毒,你要多加注意。


我说把真相印成传单送到千家万户，也就是为了不知真情的人心明眼亮，免受谎言蒙骗。再说了解事实真相也是老百姓的知情权利。以后父亲开始看法轮功的真象传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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